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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代社会影响与应急管理的国外
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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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梳理近年来国外关于后疫情时代的社会影响、风险防控、应急管理相关研究，解

析了后疫情时代概念和内涵。概述了后疫情时代的国外研究现状，分析了国外关于后疫情

时代的城市规划、出行方式等社会影响以及风险防控与应急管理等核心问题的研究进展，总

结了现有研究的特征与不足，对后疫情时代的进一步研究进行了展望。研究发现新冠肺炎

疫情显著影响了人们的交往、出行、工作方式，推动了行业形态、科技发展和社会治理等方面

的变革。后疫情时代最大的风险特征是不确定性，多风险耦合为应急管理实践带来新一轮

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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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是人类社会进入 21世纪以来暴

发的一次影响范围最广、受感染人数最多的传染病

疫情，对全球生命健康和社会公共秩序造成了严重

影响。自 2020年 4月 29日以来，中国境内疫情大

暴发的趋势已基本得到控制，本土病例主要表现为

局地散发的聚集性疫情，全国进入疫情防控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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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此次疫情可能给全世界带来广泛且持久的大

萧条，对世界范围内的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产生重

大影响。同时我们要对疫情有着清醒的认知，至少

在短期内无法回到疫情前的社会状态。有科学家

提出，新冠肺炎疫情可能像流感一样与人类共存，

成为季节性流行病，这种说法得到了全球很多研究

人员的认同。如何正确认识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

社会带来的影响，如何适应疫情大暴发之后的社会

变化成为业界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问题。

目前，相关研究尝试从经济发展、行业形态、城

市规划、日常生活等方面探索后疫情时代的具体内

涵，研究范围广、研究方法多、研究现实性强成为这

一领域研究的显著特征。在后疫情时代，人们的风

险意识、行为习惯以及城市规划都较疫情前发生了

显著的变化，这些变化也促进了行业形态、生产生

活等社会运转方式的调整。

1 后疫情时代的内涵及国外研究现状

1.1 后疫情时代的内涵

时代是对人类社会进入特定发展阶段的总称。

“后时代”通常是指某一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事件结

束后，其影响持续作用于社会及社会对影响逐步适

应的一个相对长期和稳定的阶段，如后金融危机时

代所描述的 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周期的调

整阶段，后冷战时代所描述的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

的转变阶段等。由于现有国内外研究对“后疫情时

代”的相关概念仍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和解析，

本研究试图根据后疫情时代的主要特征、社会影

响、风险防控、应急管理等方面对其进行初步探讨。

后疫情时代（post-pandemic era）是指在疫情

大暴发之后，社会因疫情影响而进入新的发展时

期，可从空间、时间、状态 3个维度进行刻画。若一

个地区对疫情蔓延进行了有效控制，在 14天内无

新增本土病例，处在一个人际弱接触的新状态且正

在向疫情前的社会状态恢复，则可以认为该地区进

入了后疫情时代。本研究认为在后疫情时代，政府

和社会公众对新型冠状病毒已经具有了一定的认

知，政府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预判、控制、处理突发的

感染事件。后疫情时代并不意味着疫情完全结束，

随着新冠病毒的变异及人员、物品流动的增加，也

会出现零星的小规模疫情散发事件。认识后疫情

时代，需要对各个领域的调整和变化进行识别和预

判，进而刻画出被疫情重置后的时代面貌。

1.2 后疫情时代的国外研究现状

总体看，从 1991—2021年，后疫情时代相关的

国外文献以“post epidemic”“post pandemic”“post
covid”为主要关键词，文献发表数量总体呈上升趋

势，其中在 2019年以前表现出较为平缓的上升趋

势，2019年以后发文量出现显著提升。与 2003年
SARS事件相比，以新冠肺炎疫情为范畴的“后疫

情”研究主题更为广泛和丰富，这与新冠肺炎疫情

的持续性、疫情影响范围的广泛性以及疫情防控的

常态化密不可分。

目前，关于后疫情时代的国外研究主要包括理

论型研究、应用型研究和综合型研究 3种类型。研

究范畴主要包括医学与生物学的疾病抗体（anti⁃
body）、疾病（disease）、健康（health）等领域，也有心

理学中的心理影响（psychological impact）、抑郁

（depression）等主题的研究。本研究主要关注人文

社科领域的相关议题，发现以社会学和公共管理学

为背景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危机（crisis）、风险

（risk）、风险因素（risk factor）及风险感知（risk per⁃
ception）等主题，关注后疫情背景下的各领域韧性

（resilience）建设。研究人员集中讨论了后疫情时

代经济、社会与文化上的变化等。除新冠肺炎疫情

外，研究还对其他类型传染病疫情的后时代进行了

探讨，如H1N1、埃博拉、SARS等。

后疫情时代的国外研究具有以下特点。1）研

究领域广泛。后疫情时代的研究主题主要包括生

物学领域的新冠病毒研究与抗体研究、心理学领域

的心理影响研究、管理学领域的应急管理与风险因

素研究。此外，相关研究也对后疫情时代中教育学

领域的远程教育、旅游管理领域的出行研究、能源

领域的低碳能源转型研究、社会学及管理学领域的

非接触式医疗与公共服务[1]等进行了探索。2）研

究方法多样。研究人员针对后疫情时代的不同研

究问题，使用了多样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以下 3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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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数学建模法。以数学模型为基础进行模型开

发与构建，量化分析后疫情时代的出行需求、能源

排放[2]等方面的情景变化。（2）综合评价法。结合

后疫情时代现状建立指标体系，对跨城市人口出

行[3]、医疗服务水平、现有政策等进行评价。（3）问

卷调查法。针对后疫情时代的旅行出游风险、大学

生创业风险、社会距离服从行为[4]等问题进行问卷

调查，并运用结构方程与回归分析、方差分析等方

法进行实证研究。3）研究现实性强。疫情作为一

个现实议题，相关研究着眼于具体现实困境，集中

探讨了后疫情时代的相关管理实践问题。Leach
等[5]认为，人类正面临着一个不确定的未来，研究人

员必须注重这一重大冲击的恢复力研究；Batty[6]从
整体性视角出发，刻画了后疫情时代的城市面貌及

其变化；Peng等[7]从现实问题出发，展现了中国医

务人员和非医务人员在后疫情时代的工作适应性

变化，为中国后疫情时代医疗服务优化提供借鉴。

2 后疫情时代的主要社会影响及其

变化

新冠肺炎疫情的传播特性与常态化防控要求

直接影响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主要表现为社交

距离的增加、人口跨域流动成本的提高等方面。在

后疫情时代，“一米线”、戴口罩、健康码等常态化防

疫措施已经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深刻改变了人们

的健康风险意识，并借助对个体行为的调整重塑着

社会各领域的运转方式与行业形态。目前，国外相

关研究主要从城市规划、人流和物流、国际交流、出

行方式、行业形态、工作方式等方面阐述了后疫情

时代给社会各方面带来的影响。

2.1 后疫情时代对城市规划的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与工作

方式，如自驾、步行等出行方式对公共交通不同程

度的替代、定制公交理念的兴起、在线会议与远程

办公的普及等。这些变化集中体现在人口密集的

城市区域，同时也对城市的规划与运行产生了深刻

的影响。在城市规划方面受影响最明显的是市中

心区域的高层建筑、停车场、餐厅和零售商店。疫

情期间，部分行业的居家办公与在线办公等新的工

作方式逐渐常态化[8]，加之人们对电梯等密闭空间

的疫情传播风险抵触情绪的影响[9]，一些企业对高

层写字楼的需求将下降，对郊区办公园区及低矮办

公楼的需求将上升[10]；城市中心办公楼需求的下降

会进一步降低市场对附近的餐厅、健身房及零售商

店等实体商铺的需求[11]，电子零售商对实体商铺的

补充和替代将促使它们在城市及周边区域寻求更

多的仓储空间，以实现对本地区的快速发货[12]。此

外，人们基于保持安全社交距离的风险规避动机而

产生的自驾、骑行及步行对公共交通的替代，也将

促使城市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规划的调整[13]。

后疫情时代对城市规划和运行的影响建立在

数字化、智能化、云服务等技术应用和普及的基础

上，通过将人与人之间的直接接触转变为以数字平

台为中介的间接接触以适应疫情防控和风险规避

的需要。因此，从疫情推动技术发展的角度看，后

疫情时代可以被称作是“限制接触的时代”[14]。值

得注意的是，限制接触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并不适用

于每一类群体，研究发现，以低收入、低学历等为特

征的弱势群体在流动性方面的可调节空间很低，即

使是在疫情大流行期间，他们的流动性也没有大幅

降低[15]。因此，在后疫情时代背景下，城市弱势群

体的风险治理与社会服务需要进一步探讨。

2.2 后疫情时代对人流和物流的影响

Singh等[16]认为在后疫情时代，社会重心从抗

击疫情变为恢复经济发展。基于此，社会的人群流

动性和聚集性行为相比疫情期间有着显著的改变，

整体由较为强烈的群体偏好转变为保持社交距离

与弱接触的偏好。在群体的日常流动性行为中，人

们更偏好点外卖而不选择在餐馆就餐，以避免与他

人不必要的接触；人们偏向于选择共享经济的交通

方式以替代公共交通，例如共享自行车或拼车服

务，以规避由乘坐人群更密集的交通工具导致的

风险。

在群体的非常规流动性行为中，以旅游为例的

休闲娱乐方式也发生了转变。后疫情时代人们的

旅行思维和行为会发生永久性转变，旅游业的去全

球化进程逐渐加快。就旅行思维而言，人们可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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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消费主义向体验主义逐渐而积极地转变，表现为

旅行行为更温和、可持续、更利他、更注重体验；就

出行人数而言，从传统的团体出游趋向于独立出游

或小组出游；就旅行路线而言，其趋向于独立和个

性化；就目的地的选择而言，人们会避免去拥挤的

目的地，而偏好不知名的地方，高速公路可达性成

为人们选择旅行目的地的重要考量因素。游客更

有可能寻找基础设施完善、医疗设施优质或熟悉的

目的地/路线，提升旅行安全系数；就旅游时间而

言，人们偏好避开公共假期出行，错峰出游，在时间

长度上，人们的平均旅行时间将会有所减少。Wen
等[17]认为整体而言，新冠肺炎疫情将促使行业和游

客重新评估拥挤的旅行目的地和高热度的景区，同

时也为小众旅游、慢速旅游和智能旅游在内的新型

旅游形式提供了发展契机。据Mustafa[18]在Middle
East Eye报道，为应对新冠疫情，沙特当局限制了

现场朝圣人数，并发起了一项虚拟现实倡议，让广

大穆斯林足不出户就能触摸位于麦加禁寺东南角

的黑石。

自 2020年以来，大连发生了 3起与进口冷链

海鲜和肉类有关的疫情[19]。作为中国最大的冷链

水产品进口港口，中国近 70%的进口冷链产品通

过大连进入中国。大连约有 60万人从事进口冷链

相关行业。可见，疫情后的冷链物流系统将面临更

高的质量安全监控要求。Liu等[20]认为，疫情对物

流系统的影响表现在物流需求大幅下降、运输能力

不足、物流网络中断、服务模式改变、运营成本和亏

损企业数量增加 5方面。值得注意的是，从短期

看，疫情的限制性政策对快递物流产生了显著的负

面影响；但是从长期看，后疫情时代的复工复产需

求将刺激快递物流增长，呈现出显著的积极效应。

无人配送车、无人机、非接触式配送等先进技术或

操作模式可有效降低人工操作和疫情风险，可广泛

应用于后疫情时代的快递物流，新冠肺炎疫情对快

递物流的负面影响将逐渐减弱。在市场、技术、政

策三大驱动力下，后疫情时代的智能物流技术的发

展会成为中国物流业转型的新动力，政府将大力支

持物流运输业发展，中国物流业将进入快速发展的

新时代。

2.3 后疫情时代对国际交流的影响

人口跨境流动受限是后疫情时代的显著特征，

由此带来的对国际交流的影响体现在政府外交、文

化交流、出境旅游、国际贸易以及体育赛事等多个

领域。在政府外交方面，各国的公共外交活动被迫

从线下转向线上，由现实世界迁移至虚拟空间。据

中国外交部网站公布的数据，2020年 1月至 2021
年 8月间，中国领导人无出国访问计划，国与国之

间的对话交流通常以致电、视频会晤等方式代替。

在文化交流方面，文化部门和艺术交流受到了

旅行限制和保护监管措施的影响。一项对来自五

大洲 45个国家的 737名受访者所进行的全球调查

显示，2020年表演领域的国际活动中有 62%被取

消，38%被推迟[21]。在此背景下，线上直播平台迎

来了新的发展契机，Victoria and Albert（V&A）博物

馆是第 1个在快手平台上推出社交账户的海外博

物馆，每天的浏览量约 1.7亿。2020年 8月，V&A
通过快手平台成功在线上举办直播活动，邀请观众

参观博物馆的各种藏品，进行了有关两国传统、历

史和文化的对话，通过交流互动来吸引受众关注，

为其他文体活动提供了成功的经验借鉴[22]。

在体育赛事方面，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北京

2022年冬奥会面临着巨大压力和挑战，奥密克戎、

德尔塔、德尔塔克戎等突变株在全球的流行传播为

冬奥疫情防控带来不确定性[23]。为此，在组委会公

布的第二版《北京 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防疫

手册》中对本次奥运会的疫情防控手段进行了进一

步的阐释[24]，包括疫苗接种、隔离、核酸检测等防疫

基本要求，本次冬奥会还提出了包括闭环系统、

CLO（新冠联络官）等管理措施，在疫情防控的特殊

情况下为冬奥会保驾护航[25]。

2.4 后疫情时代对出行方式的影响

为了保证人际接触的安全社交距离，降低病毒

传播、感染的可能性，多国政府都在日常管理中增

加了对公共交通的管制措施和临时交通服务。印

度尼西亚公共交通部在改变公共交通文化方面发

挥了重要作用，例如为城市居民提供健康出行方案

和通勤线路服务，优化了印尼人民的出行模式[26]。

有研究人员建议在后疫情时代开发城市走廊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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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系统，通过允许车辆在不同路径之间调配达到

解决私家车拥堵、交通不畅等问题的目标[27]。疫情

时期的临时交通措施对城市交通产生了深刻影响，

全球出行模式将发生巨大改变，一些国家关于自行

车交通复兴的呼声方兴未艾，一些国家则面临私家

车暴涨带来的危机。正如澳大利亚Fuller等[28]在研

究中提到，人们为了健康和幸福主动选择骑行，在

一定程度上推进了自行车活动的繁荣。伊朗 Shaer
等[29]调查研究了老年人出行方式的变化，发现步行

和骑行的比例显著增加，并呼吁应该为老年人出台

合适的交通政策，例如培训驾驶课程、增加三轮车

拥有量等。在韩国，Kim等[30]发现地铁和公交车的

使用频率明显减少，私家车和共享单车的使用量增

多。这是因为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部分地区

实现了远程办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人转向了汽

车或自行车。Abdullah等[31]在巴基斯坦拉合尔进

行的问卷调查显示，受疫情影响的调查对象更喜欢

独自出行，而不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2.5 后疫情时代对行业形态的影响

疫情期间为了降低病毒传播和交叉感染的风

险，服务业整体倾向于通过“非接触式”服务提升服

务安全性，更加广泛和强制性地采用预约流程减少

人群聚集和缩短等待时间。东呈、华住、新世纪等

酒店集团创新了智能非接触式服务，包括自助入

住、远程入住、刷脸、客房服务语音控制、机器人客

房服务以及零秒退房等[32]。远程医疗和医疗数字

化将更有利于提高医疗行业的服务效率和优化医

疗资源分配[33]。在后疫情时代，这些有效的措施将

继续保留或发展。另一方面，由于疫情深刻改变了

供应链和服务对象、服务环境，服务业必须制定新

的商业模式来提供竞争力，同时提高应对风险的韧

性。从重构现有的产品、营销策略、分销渠道、交付

方式和消费点来更新服务[34]。直播带货将成为全

球更加主流的营销方式[35-36]，但“价格战”会逐步被

高质量、有内容和沉浸式的直播场景所替代[37]。除

了电子商务，教育行业也充分利用互联网平台发展

在线教育，教育资源的电子化将推动知识的共享，

便于知识的保存，但是对于促进教育公平性的影响

仍然未知[38]。

2.6 后疫情时代对工作方式的影响

新冠病毒的传染性使人们心理上抗拒与人群

密切接触，加之政府的社交隔离政策使得传统的线

下工作方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新冠肺炎疫情的

隔离政策增加了线下办公的成本，越来越多的企业

雇主采用远程居家办公代替面对面的工作方式[39]。

对于企业而言，当前的主要挑战是如何在这种新环

境下保持整个组织员工的效率和生产力[40]，而员工

则更多关注的是工作满意度。欧洲的一项研究表

明，远程工作的引入一开始能够提高工作满意度，

然而这种影响不是永久性的[41]。远程办公与员工

的工作与生活平衡呈负相关，员工花费在远程办公

上的时间越多，工作与生活平衡就越差，满意度自

然也会受影响，但远程办公并不会影响员工的工作

绩效[42]。受疫情影响，传统的线下学术会议、商务

会议等也纷纷转至线上，远程会议成为疫情期间维

持工作交流的首要选择。但有研究表明，在线会议

盛行引发了人们的精神疲劳，有损心理健康。视频

通话难以对例如身体语言等非语言信号进行解读，

而且在短时间内要保持精神高度集中，容易对大脑

的中心视觉造成负担[43]。

与此同时，学校的部分教育工作也由线下转为

线上。教育工作者不得不适应新媒体技术方案完

成线上授课。由线下突然过渡到线上授课给教师

和学生带来了独特的挑战，例如，在线平台技术的

不稳定性增加了教师在新环境中工作的焦虑[44]。

学生的在线学习满意度也似乎并不理想，只有自我

效能感高、对疫情不太恐惧且不感到过分焦虑的人

群才能在线上教育中获得较高的满足感[45]。此外，

线上教育平台的技术水平、师生间的学术交流也会

影响虚拟课堂满意度[46]。

社交隔离给自动化技术带来了发展的契机，有

研究人员预估，到 2035年餐饮行业、零售业和娱乐

业工作岗位有 1/2以上会实现自动化[47]。在人力不

可用或者企业为了降低员工的感染风险的情况下，

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用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工具来替

补人力的不足，例如仓库、超市和医院等的无接触配

送。计算机软件可以替代甚至超越人类的工作，极

大提高工作效率，例如疫情期间机器人自动化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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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医院每天快速发布新冠病毒检测结果，使医务

工作人员能够从冗余、繁琐的工作中解放出来。

3 后疫情时代的风险防控与应急管理

在后疫情时代，人们的风险意识、行为习惯、城

市规划以及社会运转等方面都较疫情前发生了显

著变化，其中最突出的变化是社会各领域的日常运

转要统筹兼顾疫情的常态化防控。此外，后疫情时

代并不意味着疫情的彻底消失，零星散发的本土疫

情与境外输入性疫情也将为后疫情时代的风险与

应急管理提出新的挑战。

3.1 后疫情时代的风险特征

后疫情时代最大的风险将是不确定性，而气候

变化、其他传染性疾病、贸易冲突、地区战争等其他

因素将导致风险的耦合和放大。总体看，后疫情时

代的风险具备多属性、多阶段、多尺度的特征。多

属性包括社区属性、经济属性、行政属性等。有研

究指出疫情增强了社区的风险，促使社区在安全管

理方面合作和学习[48]。疫情会造成人们冲动消费，

增加经济的不稳定性[49]。当疫情与经济因素相耦

合，会造成国家贫困和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传播的

风险[50]。疫情风险促使多数国家做出迅速和创造

性的行政决定，改善了应急管理与原有行政组织不

契合的部分，提出了在疫情前提下维稳的规则、公

章、标准等新的范式[51]。

新冠肺炎疫情可被划分为多个阶段。在经历

早期的集中暴发期后，现已进入散点暴发和疫情防

控常态化阶段。如果应急管理措施不当，还会出现

集中暴发的情况，从而形成多个阶段的延续和反

复。在不同阶段疫情影响下的社会风险是不同的。

如在集中暴发阶段，社会服务系统会承担更重的压

力，例如供应链问题、医疗设施不足问题、员工短缺

问题[52-53]。而在散点暴发阶段，社会的结构性问题

会更为突显。例如利益攸关方协调、社交距离的保

持、长期护理设施建设、弱势群体辅助等[54]。

后疫情时代的风险具有多尺度。不同社区、地

区、国家的疫情风险尺度不同，不同社区、地区、国

家对疫情风险尺度的预期也不同。如果早期应对

不足，当地卫生体系的局限性会暴露出来，后期防

控乏力[55]。有的国家或地区无法应对大尺度的疫

情风险，拖延了时机[56]。只有正确认识后疫情时代

风险的尺度，才能采取合适的措施防控疫情[57]。

3.2 后疫情时代的应急主体

在后疫情时代，不同国家的应急主体各有不

同，核心主体包括政府、社区和社会组织[58]。公共

卫生领域的政府部门是各国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的主要应急主体[59]。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危机

中，世界各地的卫生当局迫切需要数据资源跟踪疾

病传播、协助资源的空间分配以及通过社交媒体监

测公共卫生信息的有效性，这是后疫情时代政府作

为应急主体对疫情进行治理的重要途径[60]。

在后疫情时代，社区作为现代城市系统的毛细

血管，成为城市应急管理系统的重要功能单元[61]，

在疫情防控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例如，在应对西非

埃博拉病毒过程中，社区在追踪和处理谣言方面发

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62]。在后疫情时代，面对一波

又一波的病毒变异，社区应继续实施相应的社区干

预措施，例如取消大规模或中规模的聚会、督促人

们保持社交距离、继续实行旅行限制、与当地卫生

部门保持密切沟通、及时发布真实有效信息等，这

些措施有助于缓解公众的恐慌情绪与延缓疫情的

蔓延速度[63]。

社会组织在疫情防控中可以有效弥补政府应

急失灵等问题，更充分地满足社会的多元化需求，

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应急管理中的主体地位不仅

是疫情防控的必要要求，也是后疫情时代社会的新

特征。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各种志愿者组织在疫情

物资的转运、配送以及协调等工作中做出了积极贡

献[64]；社会组织也在支持老年人、协助农业和交通

等关键部门工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除此之外，

社会组织亦在对采取隔离措施的民众进行心理疏

导与心理健康教育方面有突出贡献[65]。

3.3 后疫情时代的突发事件风险与应急管理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医疗卫生体系带来

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也暴露出各国在医疗卫生政

策、物资储备、科技研发、协同防控等层面的问题，

在后疫情时代各国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体系必将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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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针对性调整和持续完善。医疗体系既是传染病

疫情的防治中心，也是其他各类突发事件中伤亡人

员的救治中心，后疫情时代的医疗救治体系需要进

一步优化，在满足疫情防控的同时提高医疗服务的

能力。此外，远程医疗、线上问诊等就医方式和支

撑技术也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66-67]。后疫情时

代，除了公共卫生领域的变化之外，由于疫情对经

济、生产活动产生的衍生影响，社会安全、生产安全

等领域的风险防控与应急处置也将面临新的形势

和挑战。

在风险和突发事件的发生与演化层面，一方

面，疫情给全球经济带来重创[68-69]，破产企业、失业

人员增多，产生诸多社会不稳定因素，进而可能引

发各类治安事件、群体性事件。同时，在后疫情时

代，随着疫情暴发期限制生产等措施解禁，企业开

始复工复产，由于赶工期、人员转岗、设备工艺恢复

等原因也会增加生产安全事故发生的频率。因此，

整体上，后疫情时代的安全风险和突发事件应对将

面临一轮新的挑战。

在风险防控和应急救援层面，后疫情时代的疫

情因素对应急救援人员、物资、设备、交通等方面的

影响将会持续影响应急行动的开展[70]。在应急救

援人员方面，疫情防控对人员聚集活动的限制与救

援活动对人员集结的需求是存在冲突的，这对后疫

情时代应急人员本身的安全状态、安全防护和人员

组织提出了更高要求[71]，同时，疫情与应急救援的

双重压力也可能加大救援人员心理和精神问题发

生的可能性[72]。在应急物资与设备设施储备调度

方面，相关的疫情检测要求、疫情对供应链和物流

的影响会一定程度上降低资源调度和投入的时效

性，尤其是为应对重特大突发事件需要跨区域调度

资源和人员时，后疫情时代的应急管理体系效率和

效能将受到长期影响。

4 现有研究的不足

目前，后疫情时代各类研究主要存在以下不足。

1）对后疫情时代本身的概念界定不具体、时

间段划分不明确，对后疫情时代整体研究重视不

足。后疫情时代相关研究从 2019年之后才有较大

幅度的增加和突破，应用型研究多，理论型研究少，

并没有研究人员尝试对后疫情时代进行清晰而明

确的概念界定，相关研究也没有指出后疫情时代开

始的特征是什么、应该根据哪些标准进行相应的阶

段划分，本研究通过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初步提

出了后疫情时代的基本概念和内涵。

2）对后疫情时代的风险特征、社会影响和变

化缺乏全方位、多角度的总结。风险特征方面，现

有研究对后疫情时代的多属性、多阶段、多尺度的

风险特征缺乏统一认识。部分研究仅从一个属性

（例如宏观经济、行业动态等）出发，视角并不全面，

也很少从后疫情时代的不同阶段、不同尺度进行时

空刻画。社会影响和变化方面，以往研究更加重视

后疫情时代的经济、政治、社区、文化等影响，较少

关注就业。更加重视后疫情时代对人的行为方式

上的改变，较少关注其对人的心理带来的变化，且

在心理研究方面，多数研究人员更加关注人的心理

变化对旅游业带来的影响，而不是疫情本身带来的

人的心理变化。相关研究多为对某个地区的案例

研究，缺少区域之间的对比研究。

3）对后疫情时代的风险与应急管理缺少专门

的研究。后疫情时代与疫情前和疫情期间有很大

的区别，需要专门的风险防控、应急应对措施。现

有研究多为针对疫情期间的应急管理措施进行优

化研究，也有研究将疫情期间与后疫情时代的应急

管理混淆，相关研究并不能满足新常态下后疫情时

代应急管理的需求。

未来希望从后疫情时代的基本概念和内涵、阶

段划分、特征等基础研究方面给出更深刻、更符合

实际的见解；另一方面，应更加重视在案例研究的

基础上进一步提炼理论，从而为“后疫情时代”的应

急应对提供重要理论支撑。

5 结论

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进程中所经历的每次重大

疫情，既是一部沉重的灾难史，也是一部文明的进

步史，与之相伴的是疫情对政治、经济、社会、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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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等方方面面的深远影响和深刻变革。历史上

首次有详细记录的“雅典大瘟疫”导致了古典财税

体制的瓦解和整个希腊世界走向衰落，也使人类开

始积极思考和探索新的防疫手段；横扫欧洲的“黑

死病”，对传统文化、习俗观念和宗教信仰产生了重

大影响，逐步使人类战疫历程从蒙昧和天谴走向理

性和科学，并催生了隔离、检疫等公共卫生制度；对

印第安人造成毁灭性打击的“天花”，一度被用作生

物武器，最终在人类通过发明人痘术、牛痘术以及

有效的国际合作下使其消亡；历史上暴发力最强的

“西班牙”流感，致使第一次世界大战提前结束，对

战后政治格局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也使欧美建

立“福利国家”的进程不断加速；多次世界大流行的

“霍乱”，导致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以及欺诈、大逃亡、

社会暴力的频繁发生，使人类深刻认识到了在战疫

和防疫中认知、科学、机制是缺一不可的；21世纪

暴发的 SARS疫情促成了中国一案三制应急管理

体系的建立；新冠肺炎疫情显著影响了人们的出行

与工作方式，并进一步推动了行业形态、城市规划、

科技发展和社会治理等方面的变革。

纵观人类历史中的数次重大疫情，使人类社会

深刻认识到疫情既有巨大的破坏力和影响力，但同

时也可以产生人类文明进步的推动力，使人类社会

深刻认识到未来疫情仍将是对人类社会构成重大

威胁的主要因素，科学仍然是战疫史上最有力的武

器，广泛的全球协作仍然是战胜疫情的重要途径。

疫情使人类文明在一次次的灾难和危机中不断总

结、不断反省、不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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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ign research progress on social impact and emergency

management in the post-pandemic era

AbstractAbstract We define the concept and analyze the connotation of the post-pandemic era by reviewing the recent foreign research
on social impacts,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nd emergency management in the post-pandemic era. The current state of foreign
research in the post-pandemic era is outlined, and the progress of foreign research on social impacts like urban planning and
travel patterns, as well as core issues like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nd emergency management in the post-pandemic era is
analyzed in detail.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shortcomings of existing research are summarized and future research in the post-
pandemic era is also forecasted. COVID-19 has had a huge impact on how people socialize, travel, and work, as well as
changing industry trends, technical advancements, and social governance. Uncertainty is the most significant risk feature of the
post-pandemic era, and the coupling of numerous hazards poses a new set of challenges to emergency management practices.
KeywordsKeywords post-pandemic era;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emergency managem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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